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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替

来他明已正式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该禁令将于7月1

日起施行。此前，浙江省已于2026年5

月12日率先对替来他明实施了省级临

时管制。然而，列管的速度，追不上变种

的速度。日前，“法姐姐”在浙江省戒毒

康复所了解到，一款名为“白梦”的新型

电子烟迅速“补位”，在暗处扑向青少年。

“当时就是好奇”

17岁的高二男生小陈（化姓），就是

被“白梦”“扑倒”的一个。从外省到杭

州，几千公里，小陈坐在飞机上，双手微

微颤抖。他要去的地方，是浙江省戒毒

康复所。他是自愿的。

2025年10月，小陈在校外“朋友”的

怂恿下，第一次吸食了含有替来他明的

电子烟。“当时就是好奇，觉得不试一下

好像不合群。”他告诉“法姐姐”说。今年

三四月份，一种叫“白梦”的新产品在圈

子里传开，卖家说“更带劲”“检测不出”

“合法上头”，小陈又没忍住。然而，没吸

多久，小陈的手就开始抖个不停，拿不住

笔、握不稳筷子，还睡不着觉，心慌。

小陈害怕了，主动告诉了父母。一

家人辗转打听，最终锁定了浙江省戒毒

康复所——这里面向全国接收自愿戒治

康复人员。目前，在专业医疗团队的帮

助下，小陈正在接受系统的戒治康复。

“白梦”是什么

2023年10月，依托咪酯被列管。于

是，替来他明上场，这是一种兽用麻醉

剂，被混入电子烟，主打“合法上头”。

2025年底，当国家还在准备将替来他明

纳入临时管制时，新型替代品“白梦”就

来了。

这并非巧合。不法分子不需要创

新，只需要在化学方程式上做微调，换一

个名字、换一套包装，就继续卖给同一批

年轻人。

“白梦”是什么？据业内人士透露和

一线案例分析，它与俗称“假冰”的物质

在化学成分上存在交集，很可能含有已

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而卖家的话术也

很熟悉：“检测不出”“不上瘾”“合法上

头”。但它带来的却是：颤抖的手、失眠

的夜、被摧毁的神经系统。浙江省戒毒

康复所的民警医生告诉“法姐姐”：“任何

声称‘无害’‘不上瘾’‘上头’的物质，都

可能是毒品的陷阱。‘白梦’很有可能添

加了列管物质，一旦吸进肺里就再也吐

不出来了。”

“帅”的代价

从“笑气”到替来他明，再到“白梦”，

为什么电子烟的形式深受欢迎？它不是

传统的针头，也不是粉末，甚至不像传统

香烟那样有刺鼻的气味。它长得像U盘、

像文具，味道还是水果味的。买卖双方常

用“验牌”“果味雾化”“植物饮料”等黑话

接头，卖家不问买家年龄，只问“要哪一

款”。

在这层“时尚单品”的外衣包装下，不

少青少年放下了警惕。调查显示，这些青

少年将吸食“上头电子烟”视为“个性表

达”。甚至有少年对“法姐姐”说：“算不得

稀奇吧，你不觉得抽这个很帅吗？”

但“帅”的背后，却是沉重的代价。

据浙江省戒毒康复所民警医生介绍，替

来他明会抑制中枢神经，导致幻听幻视、

四肢震颤、视力受损甚至双目失明。而

“白梦”的成分还不明，危害更不可控。

小陈的“手抖”只是身体发出的第一个求

救信号——如果继续吸下去，等待他的

将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

小陈还算理智。他在身体发出警报

后，选择了坦白，选择了求助。更万幸的

是，他的家庭有意愿、有能力把他送来戒

治。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雄山湾路

1号的浙江省戒毒康复所，自2024年8

月以来，已累计收治来自全国及海外地

区的戒治对象1100余人次。

但是，戒毒康复所能接住的，只有已

经“醒来”的人。还有多少青少年还在

“白梦”里“装睡”，而他们的父母浑然不

知？业内专家指出，许多家长只有在孩

子出现严重躯体症状后，才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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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法姐姐”采访时，林强（化名）时

常突然停下来，皱着眉问：“我刚才说到哪

儿了？”这是滥用“笑气”成瘾留给他的后

遗症，此外还有24小时不间断的耳鸣。

1997年出生的林强，家里是开灯具

厂的，他毕业后跟着家里做电商外贸生

意，每年流水上百万。2022年，朋友带

他去KTV，递过来一个气球。他吸了一

口，几秒钟后整个人像被托起来，轻飘飘

的，所有声音都变得遥远。“很奇妙。”他

回忆说。那时，一罐“笑气”大概1000

块，线上约定地点，线下交易。到了

2023年，林强一天不吸就浑身难受。他

每天的生活变成：醒来、吸、昏睡、再醒、

再吸。“我后来粗略算过，一年下来，吸了

200多万元人民币。”他告诉“法姐姐”。

2024年，症状全面爆发——下肢瘫

痪，脾气暴躁到砸东西，睡前头疼欲裂，

说话转头就忘。家人将他送去医院。7

个多月的治疗，身体慢慢恢复，出院那天

他发誓再也不碰。可回到小镇，“朋友”

说“就一口”，他又沦陷了。

这次复吸更可怕：头疼得像要裂开，

呕吐，耳鸣加剧……但还是吸得停不下

来。于是，他来到了浙江省戒毒康复所。

“打气球”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

色有甜味的气体，它常被用作食品添加

剂，用于奶油发泡，又被称作“奶油气

弹”。吸食者往往通过气球吸入，俗称

“打气球”，吸食后短时间内会产生轻度

麻醉感。

但“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地笑，而

是会令人脸部肌肉失控，形成一个诡异

笑容。吸食后，血液的氧饱和度会迅速

下降，导致头晕、胸闷、肢体不受控制等

一系列症状。由于快感持续时间很短，

吸食者经常会反复吸入，进一步增加了

缺氧窒息的风险。

浙江省戒毒康复所的民警告诉“法

姐姐”，长期或大量滥用“笑气”，会严重

破坏神经系统，产生致幻、谵妄、神志错

乱、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收缩能力降低

等，严重者可致瘫痪、昏迷，甚至因窒息

猝死。“我们接收的‘笑气’成瘾者中，不

少人送进来时已经坐上了轮椅。”

民警介绍，“笑气”虽不属于传统意

义上的“毒品”，但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

目录》。这“不算毒品”的认知错觉，让不

少人卸下了心理防线。然后，数据在敲

响警钟。浙江省公安厅日前发布的一组

数据触目惊心：2025年以来，全省查获

的药物滥用人员中，25岁以下青少年占

比高达89.5%；近两年，省内共监测到12

种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笑气”、替来他明

滥用现象快速蔓延。

不是“坐牢”

刚进戒毒康复所时，林强以为是“坐

牢”，但这里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

里不关禁闭，连手机也不收”。

浙江省戒毒康复所推行“走读、寄

宿、封闭、远程”四种灵活的收治形式，精

准匹配不同成瘾程度与家庭情况。所内

戒断治疗实行“校园式管理”和“医院式

戒治疗”以保障效果，同时也给予成瘾者

最大程度的尊重。

民警得知林强有电商经验，建议他

把电脑带进来，继续处理外贸订单。

林强真的搬来了电脑。白天治疗、

上课，空余时间处理外贸订单，慢慢地，

他感觉自己睡眠质量变好了，耳鸣还在，

但没那么响了。

“医院只治身体，这里还治心。”他

说。

民警介绍，戒毒康复所不仅提供身

体康复治疗，更注重心理层面的干预和

重建。据了解，浙江省戒毒康复所与省

内多家三甲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机

制，联合高校开展“笑气”成瘾机制等重

点课题研究，探索科学有效的戒瘾治疗

方案。

删不掉的“旧友”

林强第一次请假出去，是因为家里

人给他安排了相亲。两人见面聊得很

好，“我没敢告诉她关于‘笑气’的事情，

我相信自己快好了，感觉日子有了盼

头。”两人确定了恋人关系后，他删掉了

所有“旧友”的联系方式。

林强第二次请假回家，在街上遇到

了那个递给他气球的朋友，“你怎么把我

删了？来一口吧，又不是天天吸。”林强

犹豫了几秒，接了，联系方式也加了回

去。

林强吸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醒过

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很后悔……”

他立刻赶回了戒毒康复所。

很快，女朋友打来电话，说要分手，

她听说了“笑气”的事。林强再次请假出

去，两人吵了一夜，女友走了，他再次拨

通了那个朋友的号码……

“在外面，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他对

“法姐姐”说，“但我必须戒掉它，我一定

能戒。”

“笑气”成瘾的戒断，难戒的不只是

生理依赖，更是环境的引力。戒毒康复

所的民警说，很多成瘾者回到原来的环

境，面对同样的社交圈和压力，复吸风

险极高，“我们通常鼓励他们换一个环

境重新开始，同时建立新的健康的社交

关系”

“白梦”一场，
高二男生手抖得拿不住笔
“白梦”一场，
高二男生手抖得拿不住笔

“笑气”成瘾，
他的身体与人生都被吞噬

记者手记：

小陈最后对“法姐姐”说的那句话，值得被放大、被加粗、被反复传播：“千万别

好奇、千万别吸第一口，从替来他明到‘白梦’，我的身体就是这么垮掉的。 ”

这不是说教，是教训。现在有“白梦”，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的“梦”出现，层出不穷的

新型毒品提醒我们：列管是底线，但不是全部。真正的防线，在每一次“好奇”被点燃之

前——在家庭的亲子沟通里、在学校的安全教育里、在全社会合力筑起的防线里。

小陈的梦醒了。但愿更多青少年不要走进这场“梦”。

记者手记：

“在外面，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林强反复强调这句话。这不是简单的意志力问

题，“笑气”造成的神经系统损伤和精神依赖，让“戒”远不是“想戒”就能做到的。而

比生理成瘾更麻烦的，是那个熟悉的社交圈、那句“就一口”的怂恿、那种回到老环境

后无处可逃的无力感。

林强已经再次删掉了所有“旧友”的联系方式，打算之后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

希望他能如愿戒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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